誰  才  是  難  民
    鄧湘漪

科索夫的種族殲滅運動，造成大批科索夫難民逃往鄰近國家--馬其頓。此一事件引爆了國內援外工作的熱潮。無論政府或民間均投入大量資源以期待展現泱泱大國的風範，並聲稱此為善盡身為世界公民之責任所應有的表現。然而，在台灣，援外工作的歷史並不算長，對援外工作的研究也不算廣泛，在如此急速擴張的援外議題上，台灣的國際援外工作常有令人錯愕的表現。
世界各國政府與民間團體正式介入援外工作起始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一開始為減少區域間差距的經濟目的，轉而國與國平衡發展的政治目的，再轉變為至今的技術援助與合作發展的雙邊優惠原則，促使了大量的援外組織與代表著進步和現代化的強權國家進入了第三世界社會，無論是基於政治、經濟或近幾年來一直在討論的合作發展理由，已開發國家的介入確確實實的影響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
先舉一些例子，再來談談援外工作的精神與原則。
非洲坦尚尼亞因盧安達種族大屠殺的難民潮使得各國援外組織介入，由一開始六個月為原則的緊急救援（Emergency Aid）進而轉型為發展型救援（Development Aid），因為緊急救援後若沒有發展計畫繼續持續推動鄉村發展，將使得尚在重建與尋求穩定的社會結構瓦解得更為迅速，而造成大量救援資源的浪費。
於是一個西方組織的發展計畫中有一子計畫為增建庇護所，以利各組計畫進行。當地住屋型態與建材均以泥牆為主，然而這個帶著強勢西方意識型態的機構堅持庇護所以磚頭為主要材料，於是，大量磚頭得以進口。三年後，該村莊爆發不明原因的傳染病，造成大量村民死亡，經由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發現，流行病的主因緣自於房屋的建材--磚塊，當地的氣候促使病媒菌寄生於磚頭上並迅速繁殖，使得長期活動於磚屋中的村人感染這輩子從未見過的疾病。
國際組織在進入一與自己生長文化完全不同的工作環境時，首要原則是了解當地文化、生活型態及問題，設計出符合當地需求的工作計畫，而這個例子即是不夠了解當地氣候與自然生態，一味想要蓋自己認為上好建材的房舍所造成的悲劇。

中南半島的內戰迫使大批受戰火摧殘的難民逃往泰國，因此，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間，大量的越南高棉（現柬埔寨）、緬甸、寮國難民充斥於泰國邊界領地上的難民營內，而使得國際救援組織在亞洲的分佈蓬勃而立，但在1994年聯合國國際難民公署（UNHCR）的強制遣返作業下，分佈於泰國邊界上的難民營一一關營，國際救援組織紛紛轉往難民的母國繼續進行各項鄉村發展計畫。因為，才結束內戰的國家百廢待興，大批難民遣返，若無適當的安置計畫及周邊環境發展相互配合，將造成另一波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柬埔寨便在此一背景且政府不限制、不排斥國際救援進入該國工作的前提下，發展成為最多國際救援組織長期駐紮、救援組織分佈密度最高，發展計畫型態最多元化且國際合作交流與救援組織整合最完善的戰後國家。
有許多西方組織訓練人才並直接將人才投入相關的公部門，期待以最有效最直接的共同合作關係輔佐政府公組織在各項政策與系統運作上的制定。
曾有這麼個笑話實例：一西方籍社會工作者，在密集的訓練之後被派遣至柬埔寨社會福利部工作，工作內容為整合各機構針對街頭遊民所做的相關計畫，這位自許擁有嚴謹的專業社會工作訓練的工作者於第一次的協調工作會上便將才上任幾天來的觀察於會議中不加思索的侃侃而談，其中，大肆討伐由上一任工作者所設計的街頭遊民訪談記錄表，過於簡單的表格讓他無法發揮社工專業，於是，才上任幾天，他便希望能重新設計訪談表並重新訓練素質不佳的柬籍工作人員。期間，他忽視了所有與會工作者的建言：「這裡是柬埔寨，一個連小學教育都還不普及，文盲人數仍多，更遑論他們能輕易了解社會工作深奧的專業理論……。」強勢的作風讓他堅持著自己的想法，社會工作專業的落實刻不容緩。於是，複雜的訪談表出爐了，與會的外籍工作者全傻了眼，在一個一直重覆訓練柬籍工作人員初級訪談技巧，與一再重覆訓練如何整理撰寫簡單訪談記錄的工作環境中，如何能夠要求一群小學都未畢業，只不過他識字能寫便成為政府機構工作人員的柬籍社工畫出家庭動力分析圖？
這是個強勢文化執意將自己認為是專業的概念強行植入另一個先天環境便不周全的實例。我不否認社會工作專業訓練的重要，因為沒有這些訓練背景，無法在執行計畫的同時設計周延，但因時因地深入簡出的傳遞社會工作概念，該是每個專業社會工作者的智慧。了解身處的環境與文化，是使計畫事半功倍的不二法門。
再檢視一個例子，政府南進政策再加上一連串的政治事件使得柬埔寨在這一、兩年躍然紙上，一台灣組織想趁新聞熱潮尚未消退之際捐贈輪椅至飽受內戰遺毒造成大量傷殘人口的柬埔寨。首先，在國際救援組織的發展上，實物捐贈已不是援外工作的首要目標；再者，在這已有三百多個登記有案的世界組織協助發展的國家，對於傷殘人口的發展計畫已修正到利用當地現有人力、資源自行製造針對傷殘部位不同而設計各式不同輪椅並自行維修的方式。參與計畫的各國組織並與當地政府簽約立下工作守則，限制輪椅進口以避免當地市場遭受打擊。然而，台灣機構執意引進進口輪椅，又苦無工作人員於實地運作所有捐贈事宜而交由當地僑界全權負責。在十分強調同一領域的國際機構間的各式計畫資源共享互用的國際合作原則下的柬埔寨，強硬的實物捐贈方式已不符合國際合作精神，而當地僑界便發揮了台灣人做生意求生存的本能，試圖以此捐贈拉攏某位剛上台的重量級政治人物，引發了援外組織間的反感與抗議，並發函通報在地各式組織共同抵制此一政治活動，因為國際組織無論以何種目的成立，在第一現象的實地工作計畫與工作人員是不容與政治靠邊的，政治中立是援外機構的工作原則。雖然，此一活動在事件爆發後做了緊急的協調與善後，但打著台灣名號在外工作的台灣機構已使得國際組織對台灣的印象與名譽掃地。這是不試圖了解援外機構的工作原則與工作方法，一味延續既有的工作方式；也不試圖了解已存在的援外組織對同一援助對象的計畫發展而造成的風波。機構顏面掃地事小，台灣顏面掃地事大，在台灣急欲擠上國際舞台的同時，國際形象經由民間組織的破壞無形中增加了殺傷力。

談了這麼多，回到一開始談的馬其頓事件。

台灣政府與民間組織極欲參與國際事務的大好機會來臨，但是，不足的救援概念、不熟悉且不甚了解的救援方式導致了可笑的救援行動。於是，上述實例一一重現在台灣的馬其頓經驗中。
首先，救援機構各自為政，大家都想成為台灣救援單位的第一人，仍舊擺脫不了高掛自我旗幟的門戶之爭，於是政府草率召集相關救援團體，急就章的救援行動正式展開。
理論上，國際組織的重大事故緊急救援行動有一定的程序，從第一線工作者的募集、訓練、救援目標的設定，與救援內容的設計、工作地點的選擇、前置作業的安排、到人員派遣及後勤補給，每個步驟的考量勢必得要嚴謹與周全，在第一時間進行救援行動。反觀台灣此次馬其頓救援行動，我們並未在第一時間抵達，這可以理解，因為台灣並沒有擅長進行緊急救援行動的組織，充其量只有擅長在災難期間進行實物捐贈的慈善機構，因此未能在第一時間提供有效的貢獻可以體會。但接下來的行動，就沒有理由推卸責任了，打著台灣名義的醫療團浩浩蕩蕩的進入馬其頓、科索夫難民營，醫療人員的工作營區尚未決定便先行派遣人員前往，人員抵達當地才草率決定工作地點，前置作業尚未準備，因此營區內沒有屬於自己的醫療工作站，是一笑話。
抵達難民營未能有效的了解營區內在第一時間駐紮的國際組織已經提供了什麼樣的服務，便驟然決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完全忽視了資源是否重覆或浪費，不願與其他國際組織合作，只試圖彰顯自己所屬機構的名號，是另一笑話。
在醫療緊急救援領域中，計畫均以六個月為一階段，醫護人員更基於心理層面的需求強制三個月輪換一次，然而，我們的醫療團計畫內容為兩個星期，人員與醫療資源同進同出，投入了大量經費的救援團隊因為時間太短，無法有效完成傳染病控制工作；甚至疾病追蹤也無法做到，更無法讓當地營區內的難民及工作者享受任何持續性的服務，留下的是一堆的尷尬與困擾。難民手中握有的藥品原本是醫治疾病之用，然而，醫療人員走了，使用的藥品與其他機構所提供之用藥不同，讓難民無所適從，讓國際組織工作者無從解釋，兩個星期的救援行動，宣示意義大過實質意義，再添笑話一則。
救援行動前未能有效了解救援對象，救援人員仍存著對難民既有的刻板印象：骯髒、飢餓、落後、教育程度不足……，滿懷著救濟救難的崇高心境前往，一抵達，成就感愴然若失，科索夫難民並未如想像中的殘敗，穿西裝打領帶戴金錶者比比皆是，這個屬於南歐的民族，其發展並不如想像中的落後，救援團扶助弱小的勇者心態

隨即遭受考驗，救援時間無法長久勢所必然。政府三億美金的捐助，與其說是人道救援，不如解釋為政治獻金，儘管其他國家也有類似政治意圖鮮明的捐助，但至少知道此一政治獻金用在何種民生建設與計畫上，並有專人監督金錢流向，而台灣的政治獻金意圖不明，更重要的是，完全交由當地政府運用，與台灣機構將計畫交由當地僑界全權負責如出一轍，這樣的救援行動與發展，令人感到擔心與害怕。

台灣政府想藉由新邦交國馬其頓為跳板前進歐洲的野心可以理解；台灣民間機構想藉由科索夫難民營宣示自己為國際援外組織的一員，擴展機構的服務範圍，爭取更多社會資源的作法可以體會，但是，在各界交相攻佔援外工作這片沙灘的同時，請先了解沙灘的性質與所屬海洋中所蘊藏的資源，再決定如何搶灘，成功的搶灘。讓援外工作展現應有的精神與本質，而不是一味的宣示與救濟，請多做些反省的工作，不要讓援外淪為慈善救濟與台灣機構爭相喪失顏面的地方，不要讓台灣人成為精神意識與實質內涵上的難民。
後記：

好不容易稿子交出去了，頓時自己又回復到這幾個星期來的生活：懶散、休閒、無所事事、晃來晃去…。接到大霞的電話，說稿子內容太沉重，希望隨後補上些個人經歷之類的文字，掛上電話，思緒楞了幾秒鐘，與其說不知道該寫些什麼，不如說自己的心情就是這樣，不是那麼的輕鬆，有一點點沉重，不是針對稿子，而是對於未來。
96年畢業後便出發前往才結束內戰不久的國家--柬埔寨(許多朋友甚至不知道柬埔寨在那裡?)，做著自己腦子裡毫無概念的工作--戰後重建。說真的，一開始我的想法與目前台灣一般社會大眾看待援外工作的態度是相似的吧！同情、憐憫、自以為簡單，然而當我真正進入這個領域時，才發現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這個領域充滿著太多智慧。三年來的觀察思考與身體力行，「做中學」是這些年來的最佳寫照，這中間包含了無數的工作低潮與生活調適，每每想要放棄想要回台灣時，總有些會刺激我再繼續下去的事情發生，我想，這是潛在的意念告訴自己必須堅持，所以，我仍舊留了下來。
西元1999年的今天，我再度回到台灣，檢視自己過去三年來的援外經驗，發現自己對這個領域的想法長大許多也深沉許多，在這紮紮實實屬於社會工作一環的範疇裡，唯有透過不斷的思考與反省才能使這個環節更緊密的扣結在社會脈動中。

後記不再談援外，談談我的旅行。
儘管大霞一再暗示我寫點旅行過程調劑調劑，告訴大家我是如何用總數新台幣九萬三千元的經費，遊歷四個國家(編註：以色列、埃及、土耳其、希臘)，行走兩個半月，甚至好友巧慧在我剛剛回國時，曾建議我將旅行經驗發表，一定比市面上的旅行叢書來得精彩。可是我自己似乎有點排拒去說寫這個經驗。或許獨自旅行已經變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份，就像吃飯一樣，很少有人會一再告訴別人該如何咀嚼食物。
不過，我倒滿想談談自己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種族經驗。耶路撒冷是個混雜多人種、多宗教的城市，是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與回教的共同聖地，有四種種族共同生活。在這僅一點二平方公里的狹小舊城中，分別是猶太人、阿拉伯人、基督徒，與亞美尼亞人，且大家各自擁有自己的生活範圍互不侵犯，更不會越雷池一步。旅行至猶太聖地---哭牆，親身參與了猶太少年的成年禮，感染了同時存在於哭牆的兩種氣氛---朝聖的歡愉禮讚與靜對哭牆祈禱時敘述命運的悲戚。結束了哭牆崇敬心情的朝拜，對我這個沒有宗教信仰的觀光客而言，當然是轉往回教聖殿---金頂清真寺參觀，由於沒有任何路標，再加上唯一入口的警察偷懶，不知道人跑哪去了，以至於自己在哭牆晃盪了近一個小時，只為了找到那個通往回教世界的遙路。在哭牆區內問遍了所有的人--警察、軍人、婦女、小孩、老人、嚴守教規的保守猶太人，思想已逐步被外界同化的猶太年青人，但無論我走再多路，問再多人，所得的回答都是"對不起，不懂英文"、"不知道"、"不瞭

解"…，望著那個僅與猶太世界一牆之隔，我只要站遠一點就可透過牆面看見金頂清真寺的回教 
世界，我的情緒頓時激動了起來，不就只是一面牆而已嗎？清真寺就在那裡，怎麼可能不知道？這些長期生活在這城中的居民怎麼能連自己城裡的路都不曉得？最後，我還是透過軍人找到了入口，進入了回教世界，完全不同的感觀。靜心回想，其實愚蠢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我在這個種族宗教充滿衝突與對立的地方，詢問他們所仇視的敵人所在，甚至還一付非常有興趣想參觀的蠢樣，我想我沒被責罵追打趕出猶太聖地就已經是萬幸了，他們的「不知道」，其實是最大的容忍了。那一刻，我忽的發現，只要人類存在一天，種族問題就不可能解決，種族融合便不可能完成。

Ending
    自己揹起行囊窮窮的遊走異鄉的自助旅行者，在台灣仍屬稀有動物，但每每在旅行過程中看見如蒼蠅般的西方自助旅行者，甚至日本自助旅行者，就覺得台灣青年其實是做得到的--只要你願意。鼓勵大家多走多看多想，回頭會發現，你更愛台灣這塊土地。

大霞註：

    本文作者鄧湘漪系友(38屆畢業)曾在第20期系友簡訊發表其在柬埔寨的工作心得--「夜訪遊民」，有關她的其他援外工作文章，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聯經出版社「兩個女孩的天堂」一書。另外，公共電視台也曾報導過有關鄧系友在柬埔寨的援外工作記錄。今年九月中，鄧系友將再度回到學校進修，她是台大社會學研究所應用社會學組的新鮮人----優秀的推薦甄試錄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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